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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

■青推荐 从诗词中从诗词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汲取前行的力量
■■志志 杉杉

1940年，叶嘉莹16岁，她写下一首“咏荷”诗：“植本无蓬
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当时，叶嘉莹生活
在北京西城察院胡同一户门口写着“进士第”的宅院中，典型的
书香门第，父辈豪壮的诵读和母辈柔婉的吟哦，让叶嘉莹自小
就惯于吟诵，痴情诗词。

16岁的女孩感叹“如来原是幻”，颇有辛稼轩“为赋新词强
说愁”的意味。只是当她经历了国破、母逝、父亲远隔；当她经
历了只身前往上海、而后随丈夫到台湾，再回到北京已是30多
年后的1974年，家园不复昔颜；当她经历了丈夫被捕入狱，婚
姻难言幸福；当她经历了异国漂泊似有现世安稳之时，却在
1976年收到女儿女婿遭遇车祸双双离世的噩耗……她也许才
会发现世事原来真如一场幻梦。年轻的叶嘉莹似乎在写下《咏
荷》时就看到了自己坎坷的人生，只不过那时的她，刚刚见识到
这个世界的广阔无边，她的内心深处，正青春恣肆，还来不及收
纳这般的沉重和苍凉。

在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中，已近百岁的叶嘉莹先生说：“有
的时候你要讲诗词，真是你要身经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
深的理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有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
一词人’。”叶嘉莹是词人，王国维这句话仿佛是叶嘉莹的写
照。电影中叶嘉莹谈起往昔苦时难平静、克制，一如这部纪录
片整体上的舒缓，刻意避免激烈的情绪表达，只是用城市的灰
暗、枯萎的莲蓬、残雪笼罩的神像、水泥墙边孤零零的小草等意
象暗示叶嘉莹先生背井离乡、爱情破碎、中年丧女等人生剧痛，
配上低沉舒缓的音乐，正与观众怅惘的情绪契合。而在这些镜
头之后，往往出现的是叶嘉莹慈祥、平和的面容，或者是她悠

长、婉转的诵读诗词的调子，又给观众的怅惘一抹抚慰。
绘画、壁画、石雕、碑帖、墓志铭，白雪、春花、河水，陶瓷、

铜镜，电影中这些空镜头中出现的建筑、景色、器物，都是美的
凝结，是历史文化精神的符号，也是诗词吟咏的重要对象，是
诗词的外化，而观众随着空镜头涌起与这些意象相关或不相
关的诗句，产生一种情不能已的诗意。但是这一份诗情很淡，
正与电影语言的质朴相一致。整体上电影的节奏缓慢，但是
出现诗词的镜头跳跃得很快，导演不想影响观众的情绪，他
尽力做到影如其人，体现的艺术主张正是儒家的诗教观，温
柔敦厚。

影片开头叶嘉莹指着相册里的老照片，指认老宅的方位：
“这是大门……这是踏马石……这是西厢房……”电影以叶嘉
莹“进士第”老宅的空间作为章节，大门是诗词的启蒙，脉房是
痛苦的诊治，内院是师从顾随管窥诗词堂奥，庭院是诗文研究
成果盛放，西厢房是重回祖国献身教育，终章空白，“如来原是
幻”。自始至终，诗词是叶嘉莹一生的关键词，也是她自渡渡人
的凭借。16岁的叶嘉莹自问“何以渡苍生”，电影中多次出现
船和摆渡的意象，既是叶嘉莹人生不幸的自救，也是她弘扬诗
词的善念和责任。

先自渡，后渡人。她引王安石诗句“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
抽”体谅丈夫，与自己和解……万物都有自己的恶，就像瓦片砸
到你，但你也不要怪它，因为它自己也碎了，它并不想掉下来。
从李杜的诗句里获得与自己生命相融合的感发，从苏辛的人生
观里找到生命之舟的倚靠，诗词让她免于“在苦难中被磨碎”，
也塑造了她的温润沉静、坚韧持守。既然改变不了生命的不
幸，那么不如选择过好自己的人生。一日两丧，她见到同事，也
就是眼圈一红，过去了。叶嘉莹说自己没有爱情，她的女儿赵
言慧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古诗词谈恋爱。”

1948年离开大陆之后，辗转飘零，“进士第”老宅已是回不
去的故乡。但是这座老宅是她最温暖最美好最安全的港湾，只
要记忆里还有老宅的样子，这座老宅就一直在。一如现今我们
再也回不去诗词兴盛的唐宋，但却可以在文字里感受唐宋的神
韵，只要中文不灭，唐诗宋词就是中国人的故乡。闻一多先生
说，“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
托”。古典诗词中奔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蕴含着对外在
事物生发的审美意趣，浸润其中，自会滋生出相似的精神力量，
从而帮助我们抵御日常的琐碎和庸常，在人生风雨袭来时获取
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叶嘉莹从诗词中获取前行的力量，“不怨

天，不尤人”，正是君子的质地。
诗词能安顿人，能救赎人，叶嘉莹深受其利，所以她一生与

诗词为伴，研究诗词，教授诗词，推广诗词。诗词是她安身立命
的所在，坚守讲台70载，“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她上百家讲坛为普通人传授读诗词的方法，引领读者感受兴发
的力量，她教授初学诗歌的小孩如何诵读古诗词……她让自己
成为诗的化身，烛照无数通往诗歌的人，而她自己成了名副其
实的摆渡人。

我们能够看到叶嘉莹身受的痛苦，却很难领悟叶嘉莹在痛
苦中领悟到的境界：“我一辈子吃苦耐劳什么都忍受，就是为了
我的小家，我一定要从我的小家里面跳出来”、“我要回国，我要
回去教书，我要把我的余年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走出小
我，心系天下，正是修身之后的“为往圣继绝学”。

影片中叶嘉莹深情地说：“我说‘老去余年更几多’，我还不
知道能活几年，也许旦夕之间的事情，我就教大家吟诗，我觉得
要把中国的诗词传下去。所以剩将余世付吟哦，我说遥天如有
蓝鲸在，沈先生说的蓝鲸可以隔洋传语，我留下的这一点海上
的遗音，也许将来有一个人会听到，会感动，现在的人都不接受
也没关系，反正我就是留下来，就是这样。”

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最后一幕，是对苏轼诗句“人生到
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
西。”的影像再现，茫茫大雪，天地之间，留下了一个个明晰的脚
印，脚印前后相连，串联起的不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路程吗？雪
飞不止，雪上的脚印终究会覆盖、消失，但，这个世界我曾经这
样来过，就一定会长久地留在世人的心中。

李晓旭，19岁便拿下“越女争锋”小生组金奖。2006年成为
毕春芳的关门弟子，2015年成为石小梅老师的跨界弟子。2018
年，南京市越剧团为李晓旭量身打造诗韵越剧《乌衣巷》，剧中
王徽之与王献之兄弟二人均由李晓旭饰演。《乌衣巷》剧本由
罗周编写，取材于南朝刘宋王朝的宗室刘义庆所作的中国古
代志人笔记《世说新语》，巧妙化用了其中一些经典典故，处处
体现着“魏晋风流”率真任诞、清俊通脱的风度。李晓旭说起
《乌衣巷》，感慨道：“我们时常很二、时常很装、很怯懦、很自
私、很冲动、很纠结、疯疯癫癫、自寻烦恼……可是我们每一个
人，都用力爱过了。每一个都很真诚，每一个都很高贵。这便是
足够让你们心心念念，倾慕不已的魏晋、金陵、乌衣巷。”

少年时，李晓旭曾担心会不会有观众不爱看她演的剧目。
后来毕春芳老师告诉她：“你不用怕，你首先把这个人物演好，
你才有资格去想观众会不会喜欢你演的人物。记住：专注、纯
粹！”这句话她一直记在心里。2020年，南京越剧团原班人马全
新打造《凤凰台》，同样是诗韵越剧，同样是金陵故事，这回是大
诗人李白的诗与爱，李晓旭把李白三登凤凰台的亲情、友情、诗
情、豪情铺展得淋漓尽致，舞台上的她也更纯粹、更专注。

文人戏让心灵得到净化洗涤
武丹丹：你在《乌衣巷》中一人分饰两角，都是中国古代的

士大夫形象，你是怎样找到人物的区别并且加以塑造的？你觉
得塑造人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晓旭：首先是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去了解他们，在脑海中
勾勒出他们各自的形象：一个文质彬彬、温润如玉，一个狂放
不羁、潇洒通脱。与此同时，不断地向编剧罗周、导演翁国生、
艺术指导石小梅、竺小招等老师们请教、探讨，让自己更加亲
近角色的灵魂。在具体塑造人物的过程中，主要用两个流派的
方法来将二者加以区分：王徽之用毕派，放旷通达；王献之用
竺派，清新温润。毕派是我所宗的越剧流派，它明朗豪放，流畅
自如，行腔棱角分明，生动活泼；竺派是南京市越剧团的创团
之派，它含蓄高雅，浑厚纯真，刚柔并济。这两个派别从唱腔到
表演都有着鲜明的风格差异，而这刚好对应了王徽之、王献之
迥然不同的性格。因此当我分别运用毕派和竺派去呈现两个
不同的人物时，观众一下子就可以将二者区分开来。当然，在
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我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不断揣摩两个流派
各自的特点，抓住它们显著的差异，通过不断地勤学苦练、雕
琢唱腔音色，使得《乌衣巷》有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呈现。

我觉得塑造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完完全全地投入于
人物。特别是当我一人分饰两角的时候，只有让观众信服这一
个是王徽之、那一个是王献之，我的塑造才是成功的。每次谢
幕之后，有观众来询问工作人员“为什么王献之没有谢幕”，或
者“为什么两个小生演出只有一个小生谢幕”的时候，都是我
最开心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对我人物塑造的最大肯定。

武丹丹：从《乌衣巷》到《凤凰台》，你饰演的王徽之、王献
之，再到新作饰演李白，作为一个“80后”越剧演员，你是怎样
走进这些千古文人士大夫的心里去的？

李晓旭：我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能够有机会走进王徽
之、王献之，走进李白，并去塑造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走
进他们，亦是让他们不断地走进我，这种感觉很奇妙，像是一种
灵魂的交替。他们身上的光芒、浪漫、纯净的特质也感染着我，
浸润着我，甚至可能也影响着我日常的行为举止、谈吐以及对
美的感悟。徽之的潇洒豁达、献之的温润识礼、李白的浪漫通
脱……在我不断地去揣摩他们、塑造他们的同时，他们也进入
了我的灵魂，成为我的一部分。我想这大概就是文艺的力量吧。

武丹丹：排演了一系列的文人戏，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困难

和收获是什么？
李晓旭：最大的困难是创排新的剧目，我要完全从零开

始，把这个人物一点一点地用我们的传统程式技法去呈现和
塑造出来。需要用大量的阅读去理解、找寻这个人物，需要用
大量的思考去琢磨怎样才能在舞台上呈现出这些人物各自的
特质。最大的收获是通过创排系列文人戏，不但自己艺术上有
了长足的进步，创作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且在不断琢磨、
演绎这些人物的过程中，自己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和洗涤。

以越剧手法重塑诗仙太白
武丹丹：今年你的新戏《凤凰台》成功上演，继王徽之、王

献之之后，你又塑造了诗仙李白的形象。演绎李白这样一个家
喻户晓的人物，难度何在？你是如何去塑造他的？

李晓旭：在创排《凤凰台》之前，越剧舞台上从未出现过李
白这一人物形象。李白在戏曲
舞台上位列“三帝两仙”之一，
多以大官生应工，可以说，以越

剧女小生来塑造诗仙李
白是一次很大的挑战。
面对这样一个题材，起初我心里也是万分紧
张的：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白，并
且人们对李白往往有一个固化的既定形象：
白袍子、黑帽子、有酒、有剑、有诗……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如何去塑造出一个既能让人
产生心灵共鸣、有亲切感，又不失新意、能让
人眼前一亮的李白呢？

好在有《乌衣巷》成功创排的经验在先。
专家、观众对《乌衣巷》的广泛认可使得我们
剧团坚定了创作“人文诗韵越剧”，打造

“金陵三部曲”的创作方向；再者，著名
编剧罗周执笔，著名导演翁国生执导，
著名作曲家吴小平任音乐设计，国家一
级舞美设计盛小鹰操刀，著名越剧表
演艺术家竺小招、著名昆剧表演艺术
家石小梅任艺术指导，如此强大的主

创团队阵容，也使我们有信心将李白这一家
喻户晓的诗仙形象成功地搬上越剧舞台。最
终，罗周老师选择以李白的爱情故事为切入点，用《追
舟》《再别》《断水》《叩宫》《歌月》“四折一楔子”之起承
转合，完成了对李白诗意的塑造。剧本的时间跨度很
大，李白以青年形象登场亮相，最终以迟暮之年收尾，因
此对我的人物塑造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表现
出青年李白的锐利、狂傲，又要塑造出暮年李白的沉静、
通脱。

我在第一场《追舟》中运用了大量的戏曲本体功：
唱、做、念、舞。先用一句内唱——“飘漾漾乘月摇下覆舟
山”，以不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用声腔把观众带入李

白的世界。继而挥洒水袖，飘动圆场，结合醉步、垫步完成人物
的第一个亮相。随后的一大段表演在追舟韵律中边舞边唱，将
李白天真烂漫的心性外化为行云流水的稳健台步与飞扬的衣
袂，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这一场中李白的清扬。这里对台步的
要求非常高：越剧女小生因为先天的个头条件不足，为了不影
响人物，大多是苦练高靴功夫。我也不例外，三寸半的高靴，要
做到前褶纹丝不动、后褶漂移起来，以达到视觉上“水上飘”的
效果。正是有了对脚底下功夫长时间的磨炼，才使得人物的心
境得到恰如其分的呈现。到了最后一场《歌月》，相较于第一场
青年李白的张扬跃动，此刻的李白归为沉静，展开大袖，怀抱
月儿，伴随影儿，沉浸在水中蟾宫、诗中蟾宫，通过声腔的运用
将观众带入到一片诗意、静谧的境界中去。“自古兴衰如流水，
哪有朱紫不凋零”“李白翰墨比皓月，敢悬青空照红尘”。诗人
的狂放、豁达、干净、剔透全由大段的唱腔与念白去传递。

塑造李白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度”的把握——完
全规约在传统戏曲程式技法之中，太过中规中矩，容易失去李
白鲜明的个性特征；过于张扬狂放，又会破坏传统戏曲的程式
美感。因此在塑造这一人物的过程中，我广泛借鉴了各个艺术
门类对李白的塑造，包括昆曲经典《太白醉写》，以及北京人艺
的话剧《李白》等等。我也大量阅读了李白的诗歌，在诗歌的浸
润中去寻找李白、感受李白、拥抱李白，最终再用越剧的手段
去塑造李白。

转益多师 传承有序
武丹丹：新一代的女小生，你的偶像是谁？你的艺术理想

与追求是什么？
李晓旭：我的偶像当然是毕春芳老师、石小梅老师、竺小

招老师。我小时候学流派只能通过录音机里的声音来表达对
毕老师的追爱之情。进团之后，我有幸能够拜入师门，成为毕
春芳老师的关门弟子，年龄相隔一个甲子的我们，她牵着我的
手在艺术道路上走了10年。记得1999年刚进戏校的时候，学
校校刊上有一张特别大的石老师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总觉得石老师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在看着我。那时就像个小
戏迷那样，跑到剧场里看石老师的演出，当时心里在想：如果
我能跟石老师学戏就好了。或许冥冥之中也是一种缘分吧，

“追星”追到最后，自己真成了石老师的弟子。竺小招老师一直
在我身边，幸运的是，毕业就得到了为她跑龙套的机会，经常
能够见到，我非常地敬爱她，她也无私地教导我，给了我莫大
的关怀和帮助。

我的艺术追求就是能够日益进步，成为一个称得上德艺双
馨的艺术家。能够有更多的代表剧目，把越剧毕派
艺术发扬好，把石老师、竺老师教授给我的这些
艺术和艺德好好地传承下去，让更多的观众能够
喜爱我们，让越剧艺术永葆青春和活力。

武丹丹：2015年你拜石小梅老师为师，从昆曲艺术中学到
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转益多师，对你的表演风格有什么帮助

和改变？
李晓旭：我是2015年正式拜入石小梅老

师门下的，拜师以来，从昆曲中汲取了很多
的养分。老师首先在一个“德”字上对我的要

求就非常高。记得一次《乌衣巷》彩排，因
为排练日程非常紧，一天三班，到了晚上
彩排时地毯已经松了。《乌衣巷》中有一场

戏叫《访郗》，这场戏脚底下的功夫技
巧非常繁杂，对地毯的要求非常高，我
在走台的时候随口嘟囔了一句“这地

毯怎么松了？”因为当时还带着话
筒，剧场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第二天，在团里的剧组会
议上，老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
我，让我做检讨。石老师说，“德
艺双馨”的“德”字不是嘴上讲

讲就行的，心里要
无时无刻不念着一
个“艺德”。团队
里的每个人都很
辛苦，演员在舞
台上的完美呈现

靠的是部门
的团结协作。
本可以下了
台跟舞美老
师讲一声“地

毯松了，辛苦您帮忙再贴好”，但是带着话筒随口讲出的一句
话，没有考虑到舞美老师的心情，是很不礼貌的。这件小事对
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们演员在舞台上能够有完美的呈现，确实
是有很多幕后英雄在托举着我们，缺了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
个环节都不行。观众看到的往往只是演员在舞台上的光鲜亮
丽，看不到这些幕后工作者的辛勤和汗水，所以演员就更应该
对团队心怀尊重、心怀感恩。

艺术上的收获就更多了。每次我排练，或者我去求学，老
师都非常耐心地教导我。2018年我还将老师的经典代表作
《桃花扇》中的一折《惊悟》移植到越剧中来。此后我排的每一
部大戏，石老师都作为艺术指导帮我把关。曾经有人说过，我
拜了石老师后，身上褪去了毛糙，表演更加精致了。越剧有很
多地方规范程度不及昆曲，老师希望我能规范化，比如收扇：
之前在很多戏里，我打开扇子就随意地收了。老师说那样收扇
子的方法其实很野，会跳出人物。现在每当我拿到扇子，想做
这个动作时，立马知道应该如何收起来。

武丹丹：你是毕春芳老师的关门弟子，你觉得你对毕派最
大的责任在哪里？

李晓旭：最大的责任是要将毕派艺术好好地传承下去。毕
春芳老师所创下的越剧毕派艺术能不能走向更远的未来，就
要看我们这些毕派传人能不能将老师的唱腔风格传承好，将
越剧毕派的表演风格运用到每一个人物中去，让角色赋予毕
派艺术常青的生命。这两年我排了一些新戏，不论是《乌衣巷》
《凤凰台》，还是现代都市越剧《上邻下舍》，我都是以毕派艺术
的唱腔风格在演绎人物，这些人物立在舞台上，是鲜活的、灵动
的，毕派艺术就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观众看着这些人物，就
会想起毕派，想起毕春芳老师，我想这就是我的责任。

演员与剧团、粉丝相辅相成
武丹丹：作为南京市越剧团的新一代，你怎么看待南京越

剧团的定位和特色？
李晓旭：我作为南京市越剧团的一员，心里对此充满感

恩。我12岁进戏校，17岁进团，不论是艺术上还是文化上，都
是团里在精心地培育和滋养着我，不断地给我提供各种各样
的机会：从拜师到传承，再到现在不断地排演新戏……杨庆锦
团长对我们演员非常关心，平时经常跟我聊戏中的人物，也会
从戏中人出发，聊一些有关人生方向、人生目标的话题，把我
从一个空有一番热情的小年轻培养成现在这样可以挑梁主演
整台大戏的演员。当然，杨团希望我还要继续努力，不断进步，
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杨团经常说，剧团剧团，有剧才有团，有团才有人，人多了
才能出人才。我们团现在也是不断推陈出新，排演新剧目、推
举青年演员。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们有激
情、心中有火，希望这场火越烧越大，这是团里给我们希望，让
我们有一部部的作品可以搬上舞台，可以感染观众。同时这样
一种力量也感染着我们每一个青年演员。

武丹丹：越剧一直是一个年轻的剧种，受到年轻人的喜
爱，越剧的粉丝也特别多。你怎么看待粉丝团对越剧演员的

“追星”？
李晓旭：对于我们新一代的越剧人来说，培养更多青年观

众也是我们肩上的责任。我觉得戏迷很可爱，我喜欢把她们视
作阳光，因为她们就像阳光照在身上一样，总是让我觉得暖暖
的，她们每一次掌声我都心存感激。有时候戏迷会说“晓哥今
天我给你送花”，或者“我给你带你喜欢吃的东西”，我都会告
诉她们我什么都不需要，你们的掌声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就
是对我最好的支持，是鞭策我不断前进的力量。

让角色赋予越剧艺术常青的生命让角色赋予越剧艺术常青的生命

■对话人：李晓旭（南京市越剧团青年越剧演员）

武丹丹（《剧本》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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